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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首先，从国际经验来看，中国已进入到增速换挡的敏感期。其次，从经济增长

的需求边动力来看，出口、投资和消费“三驾马车”面临越来越多新的约束。再次，

从经济增长的供给边动力来看，制度变革、结构优化、要素升级“三大发动机”虽空

间很大，但也难以支撑出过去三十多年那样的高增长了。另外，中国经济增长基数已

较大，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。经济进入“增长速度换挡期”意味着我们面临一系

列新的挑战。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。 

 

  （中经评论·北京）1978年以来，中国连续三十多年保持了年均9.8%左右的高速

增长，创造了世界史上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奇迹。但2010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速已

连续三年下降，从2010年的10.4%，下降到2011年的9.2%、2012年的7.8%、2013年的7.

7%，且还处在探底的过程中。这究竟是像前三十年曾经反复出现的 “周期性下降”

（下降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），还是向新的增长阶段转换的 “趋势性下降”（下

降后不能反弹到原来的高度）？若是趋势性下降，则意味着经济增速在“换挡”，即

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或中速增长阶段换挡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，将对

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讨论。 

   

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201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，中国经济

在经历30多年10%左右高增长以后，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，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。20

14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也指出，“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，处于

结构调整阵痛期、增长速度换挡期，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”。 

   

  中国经济是否进入 “增长速度换挡期”？若单从过去三十多年GDP增速数据变化

规律来看，则目前还难以做出断然的结论。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增长历程，经

济一直在波动中前行，表现如下：GDP增速从1980年的7.8%，下降到1981年的5.2%，再



上升到1984年的15.2%，再下降到1986年的8.8%，再上升到1987年的11.6%，再下降到1

990年的3.8%，再上升到1992年的14.2%，再下降到1999年的7.1%，再上升到2007年的1

4.2%，再下降到2009年的9.2%，再上升到2010年的10.4%，再下降到2013年的7.7%。不

难看出，1980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已经历过6次下降。从下降的时间长度来看，2010年以

来的这次下降已持续3年，远比不上1992－1999年那次持续7年的下降，1987－1990年

那次下降也持续了3年；从下降的幅度来看，2010年以来的这次下降幅度仅2.7个百分

点，1992－1999年下降幅度达7.1个百分点，1987－1990年下降幅度高达7.8个百分点。

可见，这次下降持续时间并非最长，下降幅度并非最大。 

   

  但是，若考虑到这次下降还在进行中，考虑到2010年的高点是由刺激政策刺激出

来的，再往前的高点是2007年的14.2%，若从2007年那次高点算下来，剔除2010年的特

殊情况，则这次下降也持续了5年以上。再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，则做出中国经

济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判断，是有较充分的依据的。 

   

  首先，从国际经验来看，中国已进入到增速换挡的敏感期。据刘世锦等人的研究，

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。“日本、韩国等成功转型的

经济体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，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（购买力评价指

标），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，降幅是30%－40%。中国按照相同口径计算人

均收入，将在2013年也会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，这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一个增长速

度转折的时点”。“最近两年是增长的转换期，潜在增长率大概是在7%－8%之间，最

终可能会稳定在6%－7%之间”。同时，拉美国家和类拉美东南亚国家、前苏联和东欧

国家，以及欧洲的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诸国，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过明

显的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。 

   

  其次，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边动力来看，出口、投资和消费“三驾马车”面临越来

越多新的约束。在国际经济危机、人民币汇率多年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，中国出口已

由原来的年增长20%左右下降到年增长8%左右。由于产能过剩还需要时间消化，要素成

本还将上升，发达国家对低附加值产品需求增速下降等，今后的出口再回到以前那种

高速增长的局面已非常困难。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和投资利润率偏低制约，房地产



投资受空置房较多和房价下行压力加大制约，基础设施投资受土地财政式微、地方债

务风险加大、新干部考核制度制约，总之投资增速也难以回复到以前动辄增长20%以上

的状态。消费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，也受制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改

革的推进情况。 

   

  再次，从经济增长的供给边动力来看，制度变革、结构优化、要素升级“三大发

动机”虽空间很大，但也难以支撑出过去三十多年那样的高增长了。改革开放还有较

大的红利，但容易改的已改得差不多了，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，今后改革的阻力

和难度不可小视。工业化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半场，城镇化已进入加速阶段的下

半阶段，粗放大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，在提高质量阶段难以释放出以前那么多的结构

生产力了。 

   

  另外，中国经济增长基数已较大，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。自中国经济总量超

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，国际环境有所恶化，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

反商品倾销等此起彼伏，这种情况今后还可能持续。这也制约着今后中国经济的高速

增长。 

   

  经济进入“增长速度换挡期”意味着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。一是市场需求增

速下降，对企业和产业发展带来挑战。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，内需增长的速度也

会相应下降。二是产能过剩凸显，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。很多行业的产能是按经

济高速增长时的需求设计的，随着经济增速和需求增速下降，产能过剩就会凸显。淘

汰过剩产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三是财政金融风险有待释放和化解，此过程会有阵痛。

经济在连续高速增长的同时，也积累了一些泡沫，形成了一定的财政金融风险，在增

长速度换挡期风险会凸显。释放和化解风险将伴随着阵痛。 

   

  那么该如何应对“增长速度换挡期”的挑战？首先，必须正视经济增速换挡的新

现实，降低经济增长预期，适应新形势，迎接新挑战。其次，要采取正确的策略，平

稳度过换挡期。最重要的是要顺应经济增速的换挡，在释放风险的过程中将风险控制

在一定范围内，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。最后，要从“三大发动机”上寻找新出路。全



面推进改革，释放改革红利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，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

域经济一体化；实施创新驱动，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。 

  

 


